【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简国铭校友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饶玥、黎梓豪、董世双、李金潼

一、采访时间

2017年4月23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

三、人物简介

简国铭，男，汉族，1955年出生，广东顺德人，出身于医学世家，1980年就读于广州中医学院。其曾祖父简鸿光为博济医院，现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创办人伯驾华人管家，在伯驾移交产权于简鸿光先生后，简老无偿移交给地方政府。其父简森源毕业于国防医学院（旧址现为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行医一生。简师兄先后在广州中医学院外宾部、岭南医院、广州海员疗养院以及香港地区出诊。简师兄一生悬壶济世，亦非常关心我国医学及中医事业发展，先后向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提供各种形式展览书籍达100多本。

四、采访记录

记：师兄您好，我们是学校口述校史活动的小记者，之前已经和您联系了并简单介绍了我们的活动，很荣幸能邀请您作为口述校史的采访对象。今天想和您漫步在校园里，回忆您在广中医的岁月，和我们说说广中医故事。

述：好啊！很高兴同学们能有兴趣来了解我们学校的校史，我准备了一些资料放在书包，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
记：好的呢（边走边问），请问师兄是哪一年来到我们学校读书的？师兄可以向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学习的环境是怎样的吗？

述：我是在1980年左右来到学院函授的医学专业，当时的教学楼还是一片小平房（指着宿舍楼），楼顶是有点凸起来的，当时附一院也还没今天这么高这么大，现在已经改观很多了。当时办公楼前面的空地啊，可不像现在一般，有这么好的绿化，还有这么好的环境，以前这一片可都是小田地，用来种些药材啊，蔬菜啊之类的。说起当年读书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放学的时候，总会有人在一些地方读书或者背书。一般都是在一些角落啊之类的。可以说那时候的同学认真学习的样子一直激励着我。大家你比我我比你，都勤勤恳恳，相互关照。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来这里，趴窗户往教室里面看他们上课。有一次一爬上去就看到一个骷颅头，吓我一跳啊！那时候的窗户比我现在还高，就是为了防止学生上课往窗外看，不集中精神，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真有趣。

记：那是什么原因让师兄来到我们学校函授的？

述：我出身在医学世家，祖祖辈辈都在行医。我小的时候呢经常生病，我祖母就经常给我看病调理身体。家里穷，也没什么课本。唯一的书就是父亲的医书。我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大概是一二年级，祖母就逼着我抄写汤头歌诀（说着拿出当年抄写的纸张）。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喝着中药、闻着中药味长大的。我当年也想去读医学啊，不过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也取消了高考，组织上分配我到工厂劳动。在那个年代不服从分配，这可是关乎到政治立场的问题，所以我只能去。小时候的耳濡目染，使我拥有一颗中医心，所以啊我也一直想读中医。就这样，我就一直在工厂呆了15年，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就去到学院学习了。当时因为是不能“脱产”，所以我就选了函授，白天也能上班。

记：原来是这样，那师兄您还记得就读在学校的时候，专业分布是怎样的吗？开班人数多吗？

述：记得啊，当时我是函授，函授的内容呢也挺多，针灸推拿什么的都会涉及到一些。一个班大概是五、六十人这样，又要看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系，大概是300人左右一个系。当年还是分系的，现在都是叫学院啦，招的人也比以前多了许多，学生学习的资源也比以前丰富了很多，师资力量和那时候相比真的增长很多，看看你们现在这么多的专业分科就能体现了。

记：现在我们有境外班了，也招收很多国外或者港澳台的学生来我校就读，以前有这种班级吗？

述：我当年是没有，但是还是会有许多外国人慕名而来，毕竟当时我们都有外宾招待部。但我记得在1994年左右就有港澳台的招生了，当年我在广州中医学院春秋堂中医保健外宾部时还有拿到过当年的报名表，我今天也带过来了，给你看看（说着拿出了当年的港澳台报名表和有关事项通知的纸张），当年对港澳台学生的要求可高了，年龄也是有要求的，要在25岁左右，当年他们的学费也是十分昂贵，光学费就要2300美元。
记：当年师兄在读书之时，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吗？现在还有和当年的老同学们联系吗？

述：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可深了，也是我大学时候的绰号的由来，当年的外国人来华，治病都说要找“老中医”。因为我平时会给同学们看看病，而且在班里年龄也是挺大的，他们也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老中医”。现在想想当年的大学时光，虽然没有你们现在大学生活那么丰富多彩，没有那么多的娱乐；但是我们有我们那辈人的情感，那种回忆，也是你们难以体会的。（说着就拿出了当年的合照）看，这就是当年我们的毕业照，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可惜就是，大家一毕业就各奔东西了，当年也不像现在，人手一部手机，一个电话过去就能了解到对方在做什么，最近怎么样，我们啊，当年毕业了就真的基本都断了，真想知道那些老同学们现在怎么样啊！

记：哎，也是，当年的信息交通也没有现在便捷。师兄请问这是？（指向师兄手中的一张纸）。

述：这些是当年的一些资料（说着拿出了第一张已经泛黄的纸张），这是当年我作为会议代表去参加广州中医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的一个科研业务调查表，这是,1984年的时候。当年在交流会上，我还留了许多名人的签名，像邓老的，等等。在1986年的时候，他们还有纪念本子，翻开的第一页就印着了为振新中医拼搏,。那时候的我们，总是热血沸腾。对中医也是永远充满着信心。这两张是我继续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中学习完成的学分卡，这是在2004年参加的邓铁涛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时的学分卡，这是在2009年参加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疑难病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医师临床技能考核培训班的学分卡，学无止境，特别是医学，永远不会有尽头。
记：嗯，学无止境，是我们多少学生应该谨记的呀。哎？师兄我看到刚刚您手里的两本书，是当时您上课的教材吗？能介绍一下吗？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述：好的啊！我手上有两本书，基本是最早的课本，现在学校也没有了。博物馆还找过我问能不能将这本书放在他们那里，借也成，但是这两本书对我意义也蛮大的，就没有借给博物馆，毕竟这是我上大学真正系统的接触中医的开始。这两本书第一本是《诊断学讲义》，第二本是《脏腑药式》，是我们广州中医学院的建校基础——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师陈任枚写的。陈任枚你们可能不怎么听过，但他可是近代岭南著名的温病学家。很多人说他只是写了《温病学讲义》，其实他还写了很多课本，就包括我手上的《脏腑药式》，他的著作和理论对于我们学生学习可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前的教材很少，都是一本书吃透，本本书都是宝，不像你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书，图书馆里什么都有，现在还有手机电脑随便都能搜索到很多资料。

记：一本书吃透，学的深入，讲的精；我们现在学的多了，但是学的也杂乱，难以精通，反而我们觉得没有学精通一样技能，导致现在有不少同学毕业就转业，同学们应该如何传承中医药文化？

述：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当年的我们一心求学，没有这么多的琐事缠身，现在的大学生娱乐项目太多了，也是有一定的弊处的。不过你们现在虽然学的没有我们精，但是学的范围广，还是有一定好处的，知识面会广，看东西的角度也会广，思维不会被限制，这对看病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现在呢有很多人不看好中医，所以毕业就转业的人还是会有，但是当我们真正步入中医医学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它是很美妙的。中医的出现就是救治他人，我想同学们既然步入了中医院校，学习中医，就应该好好的把医学生誓词记在心中。那个时候的我们就像开荒的牛，条件很艰苦，但我们学校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传承和发扬中医，为接触人民病痛而努力。不然也不会有像邓老、禤老这样的杰出人物。
记：师兄说的有道理，那么结合师兄当年的学习，您是怎么看待现在的中西医结合这类专业的呢？

述：现在中医课堂，更多的融入了西医，你能说它不好吗？我看未必，中医要走向世界，就要走向自证阶段，经得起别人的推敲。像青蒿素的发现，也是屠呦呦在葛洪的著作里找到灵感，利用现代技术萃取。所以说，西医在现在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医发展，得到外国人的承认。但是不意味着中医一定要走所谓科学化道路。有些事情不是不科学，只能说现代科学还解释不了，是人类现阶段没有能力去认识。现阶段的科学它真的是完全正确的吗？西方科学它也在自证。中医传承千年，虽然我们中国人会有些迷信，有些偏方虽然是有点不正确，但正统主流的中医看病和治疗之法，哪一个不是通过了无数的试验才得出来的方法呢？随着科技的发达，中医也在一步步被证明很多方面是科学的有解释的，但在这些解释没出来之前我们不一样也在用吗？检验他是否正确的方法，是实践！我在临床上是比较倾向于纯中医治疗，因为少了西药的干扰，可以更加明显看到功效，积累经验。但是西医检查我是觉得必须要参考的，不要耽误了病人的病情。
记：嗯，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师兄，据我们了解那个年代基本是分配工作，那师兄毕业后来去了我们的附属医院工作吗？

述：当时啊，大概是90年代左右，我被分去了学校的外宾部，全名叫广州中医学院春秋堂中医保健外宾部，就是现在校门口旁边彭达酒店的位置，当时是一排平房，专门给外宾看病。当时装修得很洋气，在学校教授还在吹风扇的时候，外宾部已经用上了空调，还铺着红地毯，洋气得很！大家都很羡慕我们。还记得当时，很多人不相信我，觉得是老中医才有水平。有一次有一个台湾的老板，他是个药企老板也是一个医生，得了肝病就故意来试一下我的技术。我当时把了他的脉，和他说了他的病情，他听后目瞪口呆，不敢相信我能够看出他的病情，哈哈哈。后来他还邀请我去台湾坐诊，给的工资也非常高，但是因为我的老父亲在这里，也不好丢下我的家人，便没有去。后来还是通过自己慢慢积累经验，最后去了一家医院工作。

记：那师兄你能介绍一下当年外宾部还有什么是作为对外展示的吗？

述：当时外宾部不仅仅是承担对外国友人，华侨看病，还会出售一些老教授，医院自己配置的中药。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城校区的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主要是承担对外宣传我们的中医药。中医药要走出国门，就是要文化也走出国门，而文化走出国门就需要进行一定的包装。古往今来，你们看，中医药产品的包装都是很简单的，一些老字号的包装基本就不会更改。但是对于年轻人或者外国友人来说，就会觉得中医药很神秘甚至会产生许多对我们中医药得误解。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适应时代的语言去包装和描述我们的中医药产品，消除外国年轻人对中医药得误解，引起他们对中医药得兴趣。可口可乐是美国的一个象征，那我们未来的凉茶，会不会成为国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凉茶要怎么做才能像可口可乐一样被外国人、年轻人广泛接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其实并不难解决，只需要我们要用新的话语去解释，去描述中医药，让中医药理论年轻化，世俗化，让大家浅显易懂。但注重包装的同时我们还要练好内功，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中医药是中国最具特色、前景广阔的知识产权领域，我们不能将质量不合格的产品、违禁药物禁止销售到欧洲等海外市场，因为质量保证始终才是重中之重。
记：师兄也是在医院工作过的，我们想问一下师兄对现在医患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述：说到这个，我就回忆起很多事情。记得当时我父亲中风，住在我所在的医院里，经过抢救基本没什么事。后来因为我要去参加第二届广州中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当时我的一篇论文还发表在大会上，就离开了父亲身边。就在那时，我父亲在医院里摔倒，然后过世了。这个事对我的影响挺大，我在当时快评上中级职称了，那是90年代，但是我还是放弃了，决定离开医院。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医患关系都是病人和其家属搞坏的，医生也是有很大责任的，如果你能做到问心无愧当然是一件好事，才是遵守了医德，但是还是有很多医生还是不好的，医院也有责任，双方都有责任的事，我也不想过多的评价，只要不以偏概全就好，只可惜出了这件事我也就离开了医院，之后我就去了香港出诊，那时候一个月能挣1万多港币，那可是在1996年啊！不过后来因为家庭原因我留在了国内，现在偶尔出门诊。之前二沙岛有个机构想请我过去坐堂，但是我觉得那边诊金太高了，而且开的药比较贵，我觉得普通老百姓接受不起，我也不是卖药的，所以我就没有答应。当医生的还是要多为百姓多为病人考虑，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才不容易出现恶劣医患关系。

记：嗯，那师兄有什么想对我们在校就读以及毕业的医学生们说的吗？

述：医学类的学生们，希望你们认真读书，刻苦专研，能对得起你们肩头上救死扶伤的任务，选择了行医，就是对自己的考验，谨记医德，真正为病人着想，不要被金钱蒙蔽了双眼。做医生呢要胆大心细，学医更是要慢慢养成这种习惯。最主要是要有良好的医风医德。我的家族从古代的御医，到战争时代的军医，再到近代的中医，都是靠这个立足的。人民把生命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勇敢、正确地担起这个责任。

记：嗯，谢谢简先生的耐心解答！很高兴能够和你交流那么多关于学校的历史以及师兄您的经历，我们也从中学习了很多，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将认真学习、不负众望。今天感谢师兄对我们口述校史活动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了，再次感谢师兄！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附注：照片3幅见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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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简国铭先生近照
[image: image2.jpg]



图2.简国铭先生与学生记者（从左往右）饶玥、李金潼、黎梓豪、董世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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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简国铭先生（中）在讲述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7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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